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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同伟们的“罪与罚”
——《人民的名义》中的农裔官人论

⊙轩红芹 ［国家开放大学，    北京   100039 ］

摘  要： 本文通过对《人民的名义》中的祁同伟形象的分析揭示农商身份在祁同伟身上所产生的一系列内心变化，

以此来看他们的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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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名义》以发改委的一个处长赵德汉“小官巨贪”的震撼画面拉开了这部反腐大剧的帷幕。更让人震撼
的是, 他被抓时面对那满屋钱币时的“农民式注脚”：“……几辈子的农民啊，穷怕了！看钞票，就像看小麦一样，
看着心里踏实，看着精神满足。看久了，钞票上会泛起一片金光灿烂的麦浪呢。”同样，另一个重要主人公祈同伟，
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直至省公安厅厅长，命运更是跌宕起伏。这给予我们进入这部小说一个特殊的视角，从农裔的
角度来看他们的罪与罚。他们急不可待地挤进城市，然而参加的每一个权力游戏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摆脱不掉的历
史前提和难以逾越的后果，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勉力补天的自我期许与拔苗助长式的辛苦疲惫相交织的焦虑无奈，
不得不承载着传统和现代的交织和冲突带给他们自身的矛盾和裂变以及罪与罚。

一
“这人真他妈的奇葩一朵，竟然能把贪婪升华为田园诗意”，文中对赵德汉的忏悔不乏痛心的讽刺。可有谁知

道，田园对于他们来说从来就和“诗意”不沾边，如果有，只能是“失意”或者希望“失忆”。
在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模式，使得农村和都市不像西方那样仅仅体现了传统和现代的分治，而是造就

了其中复杂的心态，在这种乡村和城市的相互凝望中，充满了丰富的文化密码。这里面的城是与乡村相对的概念，
它超越了形而下的地理位置，而城市就像那前方的灯给乡下人以内心的骚动和渴望，并成为他们世世代代挥之不
去的光荣和梦想。那个栖居在乡土中国中，延续了上千年的乌托邦和精神家园的“乡村”，至20 世纪的90 年代，已
是一个被抛弃而追求生活在别处的地方。泥土在乡下能滋养万物，在城市却是垃圾。只有进入城市之后，他们的农
裔身份才更明显地构成一种生存悖论，这不仅让他们带上沉重的翅膀，而且进入城市的他们参加的仍是绑腿竞
赛。鲍曼曾经说：“如果某个少数人群中最能干、最成功的成员在道德上与最不成功者联系在一起，那么，对他们来
说参与社会生活的竞争领域就成了绑腿竞赛。”a 无论走到哪里，农裔已是他们难以更改的生存印记，只要乡下人
在城市面前仍处于劣势，就难以逃离绑腿竞赛的现实，也必定得付出更多的辛苦。因此在中国特有的城乡二元存
在模式中，农商挣扎着的身份感，绝不是城市人所能轻易理解的。

有人说农村竭尽全力培养出来的大学生都是对农村生活最彻底的背叛者，因为在农村求学的艰辛让他们更
真切地看到贫穷的真相。“为成功和高升的斗争不是贵族的。”“贵族不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向上攀登，因为他一开始
就觉得自己在上边的。”b 侯亮平说他这个大师兄是于连式的人物，不择手段地往上爬，其实对于这些农裔官人来
说，他们进军城市不仅仅是西方于连式的个人野心的实现，更多的是身负着家里的期望，甚至是拯救家人的唯一
希望的责任；于连最后能够以拒绝他人拯救来完成自己，而对于他们则只能是靠拯救他人来完成自己。千钧在身，
只有独负于心，而且没有其他桥可借，只有把自身当作垫脚石。高小琴说：“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我们自己，也幸
亏我们自己还值点钱。”这是他们生存的一个导向，甚至成了他们生活的动力。梁璐说她从丈夫身上看到了什么是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这里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从人物童年记忆的角度入手，以童年痛苦、苦难的记忆来为现在的行为做辩解，

解释童年的不幸和屈辱如何具有了形式的外壳，在心底永久地保存下来而成为永远的创伤。乡村生活的悲惨记忆
刻骨铭心，以至于每回忆一段都无异走过一段“精神的炼狱”。童年记忆让我们看到农裔身份怎样限制了他们个
性自由的选择，童年所受到的屈辱和不幸早在心中埋下报复的种子，他们要掌握更大的权力来控制别人。“我从小
就是在别人的白眼中长大，吃别人剩下的饭，穿别人剩下的衣服。所以，我才会头悬梁锥刺股地去学习，为的就是
掌握知识，我想通过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后来，我发现我错了，改变我命运的不是知识，是权力。” 赵德汉敛
钱好似儿时捡麦穗：“他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四年，有钱就收，就像捡麦穗一样，总觉得在梦中似的，恍恍惚惚，满眼
尽是金灿灿的麦穗啊……”

在他们进城的途中，农裔身份就像他们的生存密码和一种原罪一样，步步为营地无形地控制着他们的生命流
程直至最后显示命运的真相，而且生命只能以这种被限制的方式存在着。他们的过去被扣为人质，生活在一个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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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无法抵达的向往之中。这种管制和囚禁与西绪弗斯
的苦役一样是被迫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无疑是从
卡夫卡和加谬所展示的意象在中国的土地上重新起
步，显示着它独特的文学空间和审美价值。

 二 
对于从农村走出来的官人来说，懂得权力对命运

的意义，大学分配对祁同伟是个很大的打击。“别人大
都留在城里了，省市政法机关都有，倒是他这个政法
系有名的优等生，被分配到岩台山区一个无名乡镇司
法所当了一名司法助理员。有人说，这是梁璐故意整
他。祁同伟不这样认为，他本来就是草根出身，老爸一
辈子打牛屁股，没资源没背景，好去向当然没他的份
儿。反过来说，如果他答应了梁璐，他就能腾云驾雾，
直上九重霄了。”饱受“权力”的欺凌和侮辱，让他们
对权力有一种极大的崇拜乃至有一种极强的拥有欲。

显然，他们对权力的拥有欲望不是为了正义，而
是为了得到别人的拥护。当带着欲望来反抗欲望，为
了权力而权力，而不去至少不必去考虑这种权力所应
负的责任时，它在运作过程中实际上鼓励的只能是人
性中最卑鄙、最恶劣的那部分私欲。英国历史学家阿
克顿说过：“历史并非清白之手编织的网。使人堕落
和道德沦丧的一切原因中，权力是最永恒的、最活跃
的。”c 他们的成功多来自于在底层生活的他们所养
成的弱者生存哲学，懂得了坚韧，坚忍，往小处做人，
懂得了如何小心翼翼地平衡各方面的关系，他们身上
的农民性——吃苦耐劳、忍辱负重、坚忍不拔、智慧聪
颖的一面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往往为摆脱生存困境
而苦心谋划设计，甚至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挖空心思、
不择手段，尤其是当他们的个人设计和工作需要结合
起来的时候。祁同伟一直强调的“帮派”“圈子”无异
于传统乡村社会的“人多好干活”。守着满屋钱币的
赵德汉却仄居在两居室的小屋内，甚至年迈的父母都
无法接来同住，最爱吃炸酱面，平常骑自行车上班，朴
素得不能再朴素，好像双面人在生活着。有时甚至并
不是以相对简单的“屈服”去换取权力的信任，并不
满足于被权力所“招安”，而是渴望以与权力“合谋”
的方式实现对权力的占有，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进入权
力金字塔的顶峰。“从我跪下那一刻开始，我就知道，
那个充满了激情，充满了朝气的祁同伟死了。从此以
后，我就给老天爷干上了，跟我自己的命运较量上了。
我不管别人怎样看我，用什么样的手段，哪怕搭上我
自己的性命，我也要胜天半子。”祁同伟们的“成功史”
见证着他们为了向上爬如何丧失了正直、真诚和爱，
并且逐渐成为一个人赖以生存、奋斗并由之感到生命
是有意义的决定性的力量。他们往往可以忍受百般外
来的痛苦和内心的折磨，凭借自身的斗争使得自己获
得提升，但他们的追求和寻找还是贴近生存层面，甚
至是投降于生存层面的，或者说寻找到的更多的是属
于个人的意义，苦心孤诣地寻求庇护，避免失败，而不
是使自己更加强壮。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说：“这
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了，从土地里
生长出来的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

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d。最终，赵德汉被绳之以
法，祁同伟用自己手中的枪走完了人生的路，为他们
的罪过承担应有的惩罚。

三  
原罪无法为他们的罪和罚进行辩护和超脱。雅斯

贝尔斯也说：“人永远不能穷尽自身。人的本质不是不
变的，而是一个过程；他不仅是一个现存的生命，在其
发展过程中，他还有意志自由，能够主宰自己的行动，
这使他有可能按自己的意愿塑造自身。”“勇气不仅仅
是生命力, 也不仅仅是赤裸裸的挑衅的力量。它只能
存在于从生存的桎梏里所争得的自由中, 存在于揭示
出来的无畏的灵魂、坚定的信念、赴死的能力中。”e也
就是说（作为自我的个人）应该在他的创造状态中获
得发展并显示他的存在。我们需要戈夫曼那样的知识
分子：“非但没有依靠拐杖，他开始用拐杖打起了高尔
夫球。”f 浮士德之罪在于他精神上的奋斗不息，他的
得救同样在于精神上的奋斗不息。祁同伟说：“这个世
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审判他。”自杀何尝不是他没能
完成自我救赎的审判呢？从走出农村开始，他们每上
一个台阶就是对所走台阶的舍弃，为了进城而拼命地
追求蝉蜕，而在城市又不由自主地追悔舍弃掉，就在
这一系列舍弃背叛中开拓自己的前程，在背叛中发展
自己，从没有轻松自由过，总是在追赶、被延误，整个
生命过程就是一场不断延迟的危机。本文认为，对于
农裔官人来说，最大的惩罚是一直伴随他们生命过程
的怨恨、恐惧和孤独的生存体验，而这也真正具有了
文化创造力并给予人们以反思。

  “怨恨心态的现象学描述当为比较者在生存性比
较时感到自惭形秽，又无能力采取任何积极行动去获
取被比较者的价值，被比较者的存在对他形成一种生
存性的压抑。”所以在生存论意旨上，“怨恨涉及生存性
的伤害，生存性的隐忍和生存性的无能感，因此，怨恨
心态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存性伦理的情绪”。“如果说，怨
恨心态在个体上定位于资质、禀赋等个体性的存在价
值比较，在社会上则定位于社会角色、身份、地位，与社
会政治结构和文化理念体系的关系。”g 可以说刘小枫
对怨恨在现代性过程中出现的情绪社会化表现分析得
很是深刻。就如农裔官人的他们，总有一种抱负或者报
复情绪，为自己的努力自恋，为自己的出身不平，为自
己的待遇不公，所以他强烈地想改变自己，以此来抵制
内心的恐惧和不安，抵制自己在城市面前的自卑，抵制
自己在内心所受到的委屈，从而为自己找到一种代偿性
的满足。祁同伟们反复诉说的一个观点就是从农村走出
来的孩子走到这一步不容易，走到这一步要比城市人付
出很多的代价，所以走到这一步只能证明他比别人强，
文中总是充满一种愤愤不平的心境。“回顾人生，祁同伟
充满自豪，以他的草根出身混到今天的地位，实属成功
者。”同样的，高小琴也为自己自豪，这也让他们惺惺相
惜，咀嚼着耻辱走出来，他们心中充满了骄傲和愤怒。和
梁家豪门的婚姻是祁同伟心头的伤，碰一下就会流血。
梁璐成就了他，也成就了他的耻辱，即便平步青云，梁璐
的存在也让他反复品尝昨日的伤痛。怨恨而又碍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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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不能分离，只能是无尽的恶循环。这种怨恨成了他
以后生活的动力之源，卑俗的动机与看似高尚的行动错
位使得他的人格日益扭曲，怨恨作为他人生的原动力
毒害了他所有的生活。

毒害生活的除了怨恨，还有那无时不在的恐惧。别
尔嘉耶夫更是在哲学的意义上指出：“在对强烈的恐惧
的体验中，人自然地就忘记了任何高度的问题，他宁愿
生活在底层，盼望着能把他从所等待的危险、贫困和痛
苦的状态中解放出来。”h 当然此时的底层是指精神刻
度上的，在于历尽艰辛跳出农门后千辛万苦留到城市
而害怕得到的一切再失去所表现的退守上。为了保护
自己，他们往小处做人而回避个性化。他们想要的一切
不仅需要刻苦去争取，更需要努力去维护，因为他们的
幸运除了自己再没有其他来加以巩固，所以常常胜利
的喜悦还没有尽情地绽放就被暗藏在心底的更大的恐
惧所淹没，永不得安宁。祁同伟内心长期苦闷，得到了
事业的成功，却失去了一个男人的 “性”（幸）福。这样的
人生算真正的成功吗？他也曾想到离婚，但畏惧梁家
的权势——说到底他所得到的一切，又是非常容易失
去的。长期在此背景下他的性格难免谨小慎微，在实施
自己的抱负时不敢放开手脚甚至变得唯上、唯他主义。
可悲的是他们在这之中永远不能沉醉，而是清醒地看
到自己的卑贱从而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而且“最可
怕的是被恐惧所控制的人，他们到处看见的都是危险，
阴谋和谋杀”。“正是被恐惧所控制的人才实行最大的
暴力和残酷。”i 祁同伟越往上走越是心狠手辣，无原
则无党性，他能借上卫生间的功夫，通知高小琴协助丁
义珍出逃。当山水集团的会计向陈海举报贪官时，他竟
然能雇人行凶，制造陈海出车祸的假象，后来还设计要
除掉前来调查的侯亮平。因为深深的不安全感，使得他
的眼睛常常是恐惧和警惕的，在对权力的欲望和形影
相吊的疯狂恐惧之间挣扎徘徊。在这里恐惧意味着尊
严的丧失，就像卡夫卡在《地洞》这部小说中写到那只
小动物竖起耳朵紧张地听着地洞外的动静，他已走到
了孤独和恐惧的深渊。 

超越精神的孱弱使得他们最终落入地狱，而不是
通往天堂，历尽千般磨难他们似乎都成功了，达到了
自己的理想，但却没有预料中的喜悦感。如果说过去
为求胜而不得的焦苦之情还可以常常消融于不断的
追求之中，前面总还透露着希望的曙光；而这最后的
苦痛，则是经历炼狱自以为获得新生活却发现等待他
们的是又一座围城，这实在是最可悲，也是令人伤心
绝望的。强烈的希冀和剧烈的失望并行，极度的自卑
和狂妄的自信交织，他们在赢得一切的热情和失去所
有的恐惧之间疲于奔命，在渴望成长和拔苗助长之间
奋力挣扎。那种时时被悬着，往上吊着不得解脱的感
觉，不仅是累，更是停留在心头挥之不去的忧伤，忧郁
是他们成长中永在的生存背景，对于他们来说生命过
程就像一场不断延迟的危机。这里的冲突就是自我对
自我的解构，我也是我的敌人，在我同我的搏斗中，没
有什么胜利可言，胜利或失败都是对自我完整性的一
种破坏，其最后结果就是那必须承担的忧郁意识。他

们一方面感到“生活无罪”，承认个人的世俗性的幸
福要求以及相应获得的权利，但对农裔官人来说，这
种“辩护”又是痛苦的，他们无法彻底抹去自己的文
化背景，这既是农裔身份于整个人生进行的矛盾而又
苍凉悲远的对话，也是农裔官人与整个时代进行的悖
论而又无助痛苦的对峙。作者无意为贫穷辩护，更讨
厌“卑贱是卑贱者的通行证”，但不能否认农裔身份赋
予他们飞翔的“沉重的翅膀”。他们悬置了现在的幸
福，把一切当下的苦和痛作为突入城市的手段和准备，
但是从手段到手段，愈益增多的中介阶段也蒙蔽了他
们的视线，幸福已丢失在那每一次不得不选择的行动
中，一步步地似乎走向了成功，追求到了他们最初的理
想，但最终却失去了一切。被带走前的赵德汉有一个最
后请求：再看一眼。他戴着手铐，在豪宅里转悠，一副恋
恋不舍的样子，似乎要把这座豪宅的每个细节刻在脑
海里。最后，赵德汉失态地一头扑到客厅中央那座钱
山——也许是他臆想中的金色麦垛上，放声痛哭起来。
他戴着手铐的手抚摸着一个个新旧不一的钱捆子，手
和身体颤抖得厉害。失败的人生就在于失去到手的一
切，而为这一切他付出了道德、良心、人格的代价，到头
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怎一个伤心了得！赵德汉凄
厉的哭声令人毛骨悚然，在豪宅客厅里久久回荡……

作者试图从他们的艰难家境和奋斗历程来解释
他们的贪婪和粗暴的原因，暗示了某种包含着个人选
择之自由和人格尊严的东西。想告别苦难的记忆，却又
常常不自觉地以苦难来制造这现在的生存方式和生活
的酸甜苦辣。历尽千辛万苦到头来发现只是一种虚妄
的希望，这种生存悲剧才是农裔官人这一形象带给人
们最深处的反思。放纵与堕落最初来自对“自由”的渴
望，他们就像把灵魂抵押给魔鬼来获得“自我实现”“自
我超越”的浮士德。正是在这种以“妥协”为特征的日
常生存姿态里，从另一端打开了人类内省能量和怀疑
精神的去路——而导向抗议和审判、祈祷和忏悔，从而
获得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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